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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槎渡
在白槎的河滩上看人垂钓
这小小的白鱼
有时会翻着肚皮
和着修江的涟漪，把银色的翅膀借给风
在弯道处炫耀
我当然在乎鱼的态度
以及它卷起的记忆和漩涡
吟诗巷里白居易来过
为了梅花，或者畅饮
或者思考一条河如何流到老
排工们伐了幕阜山中的树
盖起了一条条街道
木头腐烂的速度超过发愤抒情
一个诗人，渔樵闲话
就可以吟咏一首
而且把姓氏留下
所以你和我一样
那么想念明月下
银白色晃晃荡荡的修江

张公渡
以前过渡去云山
香樟树下，流沙的一侧
每一趟送达都是一个新生
在这里，修江疲倦地抬头：一只鸟
在歌唱。美如一首弦乐的江岸休止不了
云的绸缎在山腰延展
水竹和芦花缝补河流的伤口
一座木桥，只剩下木桩扎在水里
时间的肌肤穿戴绯色的蓼花
修江不紧不慢
每一个渡横在那里，就像结绳纪念
浣衣的老人，走在自身的倒影中
他讲渡口的故事，零星的几个细节
一个不堪久用的船锚
而过，而过
水面泛起涟漪
一闪而过

杨柳津渡
可以设想，一条修江
怎样从崖壁的束缚中
蔓延过草洲沙滩，浸透芦苇荡
唤醒渔人，上岸、远去
这铺展的晨雾
形成一辈子的守候
思念依然随孤雁回潮
江流抱一抱艾城
日出渲染的辉煌时刻
你只要看它一眼
河水就会注入你的沸腾的血液
在地平的尽头，一座新桥挤开废桥
像杨柳和杨柳接踵生长
渡口依然鬓角插蓼花
一声犬吠，牵引着归人
一条河，到了下游
更会毫无目的地奔跑
所以你要记住以前的样子
依依杨柳，渔歌互答
依旧是故乡的河流带走了青春

依旧是故乡的河流
带走了青春（组诗）

■ 冷 冰

我爱夜晚
我爱夜晚
它让我也漆黑一片
没有谁能
将我一眼看清
我爱夜晚
它让我的欢乐和愁苦一齐宁静
尘世中少了喧闹
恰似鸟雀的飞翔止于翅膀
我爱夜晚
它在夜晚将尽的时候
让我推开噩梦
成为黎明

听 鸟
当一只鸟的声音
被森林记住之后，新一代的鸟
接着传唱
风站立的地方不再空旷
松脂香四溢
我成为了
枝丫纵横的回响

突然忆起
临溪而坐，大清早
花枝上，挂满细露水，小鸦雀
跳跃在白石头山
叽叽喳喳的叫声，有点红
忽然忆起
少年时，在溪边
浣衣的妹妹——
爱一样浮现在河滩上
顿时，鱼群
站立不稳
忧伤一泻而过

鸟雀的飞翔止于翅膀（组诗）

■ 王跃强

初冬的清晨，赣北幕埠山下杨坊村的老祠堂，88岁高
龄的老戏师李汉金身着蟒袍，挺立于布满灰尘的戏台上。

“荷花插在城墙上，风吹摇动落池中。闻听福主香烟
起，药王游戏到庭前……”一曲终了，李汉金老人长叹一声，

“都说这戏是宝贝，可这戏台，这祠堂……”
“爷爷！您千万不要急坏了身子，我这不特意从深圳辞

职回来想办法吗！”他的孙子李洪波闻声赶来。
杨坊村分布着桂、陶、刘、李四大家姓的20个村庄。从

唐代开始，每年正月里，四村后生们就会聚到一起走村串户
表演傩戏。那队伍非常壮观，这个村尾连着那个村头，足有
一里多长。所到之处，接傩迎神，蠲邪纳福。时过境迁，傩
戏队伍日渐稀落，昔日的喧腾渐渐沉寂。

春节一过，30岁的李洪波正式当选新一届村委会主
任。上任第一天，李洪波径直搬出爷爷保管的傩面箱，“今
天，咱们就议一件事，怎么让咱们的非遗傩舞柳公戏活过
来！真正地活过来！”

会计老吴慢条斯理地拨弄着油腻发亮的算盘珠：“活过
来？唱一场戏少说要倒贴三千块！钱呢？钱能从天上掉下
来吗？”妇女主任秀英掏出手机，凑到李洪波面前：“主任，现
在的小年轻刷的都是手机，谁还看咱村这些老掉牙的古董
戏？”戏班武生乃龙叔叹了口气说：“我今年55了，还是戏班
里最年轻的角呢。现在不比以前了，关公大刀也舞不起来
了。哎，没有人接班可咋办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在
抱怨声中不欢而散。

初春时节的仲夜，“哐当”一声巨响，李汉金抡起铁锤砸
向那面祖传的硕大铜锣。“留着这死物……还有什么用！”他
的声音中透着悲怆。

李洪波拉住他的手：“爷爷，我想出法子了，咱们成立公
司。就用公司的法子来干。您老人家只管教戏，所有的难
处，我李洪波来扛！”几天后的清晨，村委会门口挂起一块崭

新的招牌，上写“杨坊傩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几个大字。
“今后我们不仅要靠唱戏赚钱，还要销售傩面具，搞乡村旅
游，搞学生研学！”李洪波在揭牌仪式上说。

随后半年时间内，李洪波四处奔走配齐傩面、戏服、音
响，戏班子装备焕然一新。柳公戏唱腔是本地方言，许多人
听不懂，李洪波又购进智能字幕机。看到戏班有变化，李汉
金老爷子脸上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可乡亲们哪里知道，
公司启动的第一笔30万元资金，是李洪波把自己准备结婚
的新房抵押贷款来的。

经过争取和努力，杨坊傩舞柳公戏首场商业演出，精心
安排在县钢构大会开幕式。当晚，一场毫无征兆的暴雨将
临时搭建的舞台冲得七零八落。就在李洪波准备放弃演出
时，沉默不语的李汉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双手抓起那具足
有36斤重的“判官”青铜傩面，重重扣在自己沟壑纵横的脸
上，毅然冲进狂风肆虐的雨幕中。

“再舞一件，合家平善；再唱一曲，满门获福。”李汉金边
唱边踏地、扬臂、旋身、腾越，跳起古老、庄严的傩舞。那唱
腔像是古老神祇的怒吼，又像是唤醒大地的战鼓。

台下的人群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与掌声。李洪波迫
不及待地打开手机直播，弹幕评论如同火山喷发般疯狂刷
屏。“老爷子在用生命跳舞！”“泪目！这才是传承的力量！”

柳公戏的技艺能掌握绝非易事，培养一名全能型演员
至少得五年。当前，传承人李汉金已是耄耋之年，学徒总共
不足10人，且多数60岁以上，表演翻杠、腾挪等高难度动作
力不从心，柳公戏观赏性大打折扣。

李洪波决定从娃娃抓起。破晓时分，在村东头晒谷场
上，四个留守少年在李汉金老人指导下开始了一天的苦
练。小石头动作生涩，频频“顺拐”，急得面红耳赤。李汉金
沉身蹲下，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死死钳住小石头的脚踝，“踩
下去，要像树根扎进土里！”孩子们咬紧牙关，每一次踢腿、

每一句唱词都凝聚着汗水与决心。
这一天，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柳公戏剧团将

赴省城演出。就在准备启程时，那批价值不菲的戏服竟
被物流公司遗落在 400公里外的武汉。火烧眉毛之际，
妇女主任秀英挺身而出，火速号召全村妇女，翻箱倒柜找
出闲置数十载、色泽依旧明艳的嫁衣。大家聚到一起，挑
灯夜战，将嫁衣裁剪改拼成蟒袍和旦衣。

“二月燕子往南飞，燕子双双口衔泥。燕子衔泥高梁
上，一双出来二双回。”省城艺术中心，少年演员们身着

“百衲衣”，昂首阔步吟唱着踏上舞台。观众席上不停爆
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演出回村不久，好消息纷至沓来。有一家网红公司来
找李洪波谈合作。可这家公司却提出，必须将傩面改造成
时下流行的卡通角色，以迎合市场和流量。李洪波刚开始
觉得商机难觅，在听到对方轻佻地将柳公戏中的长髯口（胡
须）戏称为“老土的USB接口”，眉飞色舞地大谈如何设计成
可插拔的潮玩配件时，他胸中怒火再也无法遏制。李洪波
怒斥：“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是让你们这么糟蹋的！”

李洪波和众人愤然离席。在返村的路上，皮卡车突然
方向失控，猛地冲下路基，众人被迫在齐膝深的河水中推车
前行。一直沉默寡言、紧咬牙关的小石头，突然掏出一个焐
热的傩祖面具，像捧着稀世珍宝般放到李洪波手心，“师叔，
咱这戏里的骨头，比这河里的石头还硬！”李洪波坚毅地说：

“小石头，兄弟们，合作不成，我们也一样会干好。柳公戏不
仅要传承，更要保护好！”

转眼又是一个除夕，杨坊村首届傩神庙会盛大开启。
长达千米、形态各异的灯阵如游龙从山脚一路盘旋至山腰，
照亮了山村的夜空。由百位老中青三代戏师组成的柳公

“傩神”穿行其间，气势磅礴。古老的唱腔苍劲悠远，与铿锵
激越的锣鼓声、噼啪作响的鞭炮声紧密交织，汇成一股撼动
人心的声浪响彻山野。

压轴登场的是“少年傩班”表演的新编傩戏《傩娃闹
春》。舞台上，少年们身着融合古典纹饰的未来感服饰，动
作刚劲有力，生动展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视觉盛宴。充满
科幻感的银白色宇航员傩面，表面镶嵌着流光溢彩的纳米
涂层，在数百架无人机精准操控、变幻莫测的灯光矩阵照射
下，时而聚集成璀璨光柱，时而散落为梦幻光点。当震耳欲
聋、山呼海啸般的喝彩声浪如潮水般涌来时，李汉金布满皱
纹的脸上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眼角泛起晶莹的泪光。

■ 李诗彪

扮上傩面唱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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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渭

鄱阳湖上蓼花红

每当秋意浸染大地，鄱阳湖的湖岸线便会被蓼子花海
晕染成一片艳丽的烟紫。我与蓼子花的不解之缘，要从小
学二年级那个饥饿的冬日说起。

那是个粮食匮乏的年代，记忆里，家里常常一天只能
吃上两顿饭。上午十点左右，才能喝上一碗清汤寡水的红
薯稀饭；午饭总要等到肚子饿得过了劲，母亲拖拖拉拉捱
到下午三点，才走进厨房生火做饭。吃过这顿迟来的午
饭，一家人便围坐在火炉边，静静等着天黑。可天还没完
全暗透，饥饿的滋味又会如期袭来。母亲总抚摸着我的头
轻声说：“快睡吧快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为了省粮过冬，母亲常常在深秋时节，去鄱阳湖的湖
洲上采割那被乡亲们称作“半年粮”的蓼子草。有一回，我
吵着闹着要跟母亲一起去湖洲玩，穿过好几个村庄，走了
小半天的路程，终于抵达了那片开阔的湖洲。近处是一望
无际的绿草地，青草在微风中摇曳起伏，像绿色的波涛，一
浪推着一浪涌向远方。再往远处的天边望去，竟是一片紫
色的梦幻世界，像童话里藏着惊喜的桃花岛。我拽着母亲
的衣角好奇地问：“娘，那片紫色的是什么呀。”母亲笑着答
道：“那就是咱们的‘半年粮’啊。”

“半年粮”是当地人对蓼子花的别称，看似柔弱的蓼子
草，在那个饥馑的岁月里，却是能救人命的口粮。我挣脱
母亲的手，飞奔着扑向那片紫红的天堂。可跑到近处才发
现，花儿似乎并没有远看时那般浓烈，也没有那般茂密。
它们稀稀疏疏地贴着地面生长，这儿一簇，那儿一丛，紫色
的茎秆匍匐在泥土上，细碎的绿尖叶间，点缀着一朵朵精
致的五瓣小紫花，无穷无尽地向天边铺展而去。

母亲蹲下身，握着菜刀，朝着那些细小的绿叶和紫莹
莹的花朵平铲下去，将一簇簇蓼子草与地面分离开来。看
着那些柔弱的叶片和美丽的小花遭到“蹂躏”，我心疼得大
哭起来，哭喊着：“我不吃‘半年粮’了，我要回家！”母亲却
头也不抬，依旧自顾自地割着，割下的蓼子草被一把把装
进布袋里。我赌气地坐在地上，将散落的小花一朵一朵捡

起来，紧紧攥在手心里。正午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花海之
上，倦意渐渐袭来，我躺在花丛中，沉沉地进入了梦乡。梦
里，有个穿着紫衣的小仙女，正拉着我的手，在无边无际的
蓼子花海里跳跃、奔跑。

我与蓼子花的情结，便从那时起，在心底扎下了深
根。往后的岁月里，只要听说蓼子花开，无论远近，我总要
欣然前往。

然而，蓼子花的花季并不会年年如期而至。它们不
是争春的桃李，也不是年年绽放的荷菊。蓼子花的盛开，
需要恰到好处的温度与湿度，更要看湖水退去、湖滩显露
的时间是否适宜。退水太早，气温偏高、雨水稀少，它们
便会在萌芽之初就被扼杀；退水太迟，又会因气温过低、
湿度太大而错失最佳生长期。总而言之，蓼子花海的绽
放，是一场天时地利的约定。唯有在合适的温度、合适的
湿度、合适的湖滩、合适的季节里，它们才会如约展露那
绝世的芳华。

有一年秋天，听闻都昌的蓼子花开得正盛。一时
间，各种媒体上满是蓼子花海的倩影，紫了手机屏幕，火
了网络空间。花间还有白鹭翩跹、白天鹅漫步，那景致，
美得让人沉醉。我立刻邀约了十几个同窗好友，一同前
往观赏。

那真是一场花的盛宴，一场草的秋歌。紫的花与绿的
草，在湖滩上泾渭分明。花海里寻不到一株杂生的草，草丛
中也不见一朵蓼子花。原来，草的根须扎在湖岸的高地上，
而花的根脉，却依偎在水边。那些绿草生长在城市的边缘，
那些紫花盛开在草与水的交界处。不必跋山涉水去寻觅，
只需站在都市的广场上，或是自家的窗前，抑或是坐在穿行
的车里，便能将这份美景尽收眼底。若是想走进花间静坐、
嬉戏，也只需步行片刻，便能抵达这片紫色的仙境。

又一个秋日，我站在学校四楼的走廊上，无意间远眺
鄱阳湖，竟撞见了一份意外的惊喜。东南方向，都昌老爷
庙那边，隔着赣江的那片湖滩上，一半是青葱的绿，一半是

轻盈的紫——蓼子花又开了！
第二天一早，我便邀了三五个同事，搭乘一艘铁皮船

渡江赏花。刚下船，我们便被齐膝深的绿草裹住了脚步。
大家拨开草丛，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眼前那片蓼子花，
比以往所见的任何一次都要肥硕鲜艳。墨绿的叶片泛着
幽幽的光泽，紫红的茎秆也格外粗壮挺直。许是湖水退得
稍迟，湖土湿润肥沃，再加上那段时日天气温暖如春，才滋
养得这片花海如此艳丽动人。微风拂过，花儿们摇曳生
姿，仿佛在对我们笑脸相迎，又似在以万千姿态，展示着自
己的娇美。我们在花间流连徜徉，在草地打滚欢笑，直至
夕阳西下，才恋恋不舍地踏上归途。

仍是一个深秋，听说鞋山的蓼子花开了。我带着女儿
和外孙，专程赶往鞋山赏花。下车后放眼望去，那片花海竟
隔着遥远的距离。近处的湖洲上不见青草，只有一棵棵开
着小黄花的野菜，星星点点地铺满了地面，倒也别有一番韵
致。年幼的外孙刚启蒙不久，对烂漫的花海兴趣不大，反倒
对湖洲上的一条小水沟和泊在岸边的小渔舟，表现出极大
的兴致。那是沿湖村民设下的渡口，也是他们赖以谋生的
生计。我带着小外孙坐上渔舟，慢悠悠地渡到对岸。

蹚过那条浅浅的小水沟，蓼子花才渐渐变得浓密起
来。这里的蓼子花，又是另一番独特的景致。远远望去，
只见一片紫色的云霞，竟看不到茎叶的踪影。原来，这里
的蓼叶格外细小，还泛着淡淡的红紫色，几乎与花色融为
了一体。像紫云英一般的蓼子花，浩浩荡荡地向东北方向
铺展，一直蔓延到赣江岸边。隔江相望，便是鄱阳湖那座
闻名遐迩的鞋山。

我的家乡，就在鄱阳湖之北，就在那片蓼子花盛开的
地方。湖洲上那无穷无尽的蓼子花，虽细小卑微，却用生
命养育了家乡的祖祖辈辈。它们纯洁而高尚，以湖洲为
家，无畏寒凉，孤寂无声，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就像千千
万万的鄱湖儿女，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静静绽放着独有
的光芒。

我的家位于城门湖边的沐湖，那绿水清澈、碧波荡漾的
湖水给了我无穷的梦幻，在我童年的天空画上一道道美丽
的色彩，我是喝着湖水吃着鱼虾在年复一年的大雁鸣叫声
中长大的。

湖中鱼虾盛多，走近湖边经常看到一大群小鱼沿着湖
边游动，水里面小的游鱼一点儿不怕生，有时候还啃我们的
小脚，时不时地跃出水面，引得我们这些湖边的小孩们心里
痒痒的，恨不得一下子把鱼抓到手。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
情莫过于“扳虾罾”，这虾罾做起来简单，用两根竹竿弯成的
弓，十字交叉撑起一张网片，四根立柱系上蚊帐剪成的四方
网兜，便就成了捕虾的罾子。一放学，我和妹妹两人吃完晚
饭，就挑着十几个捕虾罾子到湖边去捕虾，每隔几米远放一
个，在里面撒上一些米糠作诱饵，然后依照先后顺序，不停
地将罾子用长长的竹竿挑起，一个晚上下来好的时候可捞
上十几斤。我第二天要上学，妈妈经常是后半夜来替我，让
我回去睡觉。湖里的虾子鲜甜，能卖到2元钱一斤，卖虾的
钱成了家里的日常开支。

湖是承包给别人养鱼的，我们平时只能够在湖边弄点
虾子，但不允许在湖中打鱼。到了冬天湖水大多都退去了，
养鱼的承包人用抽水机将水抽掉一部分，用拉网将鱼打起
来。往往拉网结束后，湖里还有不少鱼。

每到散湖的日子那场面非常壮观，住在湖边的一家老少
全体出动，四邻八乡的人也闻讯赶来。湖边围了几百人，手
里拿着捕鱼的工具也是五花八门的，大人们手中拿的是鱼

罩、竹罩、虾耙、五齿叉等，肩膀上挑着用来盛鱼的大箩筐和
蛇皮袋，小孩子大都拿着小捞网、鱼篓。

冬天天气非常冷，即便没有下雪也还结着很厚的冰，大
家都在岸边等待散湖的到来。有些人还在岸边烧起火，一
大堆人围在一起烤火说笑，大多数人身上穿有雨裤，也有的
穿着长长的筒靴。

看着活蹦乱跳的鱼一网又一网地被承包人拖上船时，
一些胆大的人就站到水边了，不时地用虾耙搭鱼，别的人看
到有人在湖边开始打鱼都跟着围了上来，小孩们更是一窝
蜂地跟了上来。不知是谁喊了声“散湖啦”，等待那么久的
人们都抄起手中的工具冲进湖中。一时间，本还清亮的湖
水瞬间变得浑浊，湖中大小鱼儿到处乱窜，引得人们四处追
赶。手中各色各样的渔具在湖中翻动，长长的虾耙杆时不
时把人给戳着。很多人为了追鱼，即便穿着雨裤也没有用，
整个身子都浸了水，在这数九寒天的时节，湖水冷得像冰
窟，但因为有了鱼的诱惑好像都不觉得冷，只是抓鱼的手几
乎都麻木了，好在冬天的鱼儿都不怎么爱动。小孩只能在
湖边摸些小鱼，有时候还能捉到被大人追着游到岸边的大
鱼。不大会儿，许多人的箩筐里都装满了鱼，我和三个妹妹
收获也不少，每人都是满满一大篮子，妈妈则用虾耙搭了一
大担，爸爸挑着鱼提前回去烧热水。

没有人空手而回，少则七八斤，多者上百斤，一些全家
出动的能捞上好几百斤，什么鱼都有：乌鱼、鲤鱼、鲢鱼、草
鱼、八须鲶鱼、桂花鱼之类的大鱼，也有鲫鱼、刀切鱼、嘟嘟

嘴、餐鱼、钝吻棒花鱼、黄腊丁等。印象最深的是黄腊丁，这
种鱼的背鳍刺和胸鳍刺均有毒腺且毒性较强，被刺后会发
生强烈灼痛。

那时大人们都不屑要黄腊丁，对于我们小孩来说却
是很不错的鱼，因为黄腊丁喜欢群居，又经常躲在脚迹洞
里，一抓就是一大把，只是抓的时候小心些，一定要把三
根硬刺抓牢才能捉上来，万一被刺了大人们教我们一个
办法，在刺肿的伤口上撒点尿就会不痛，其实这些都是心
理作用。

满载收获的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回到岸上，因为散湖就像
一阵风，几百号人在湖荡里，有再多的鱼都会给捕光了，一回
到岸上被风一吹才发觉比在水里更冷。冷得我眼泪直往下
掉，我连捕好的鱼都不拿了，哭着跑回家，这事后成了别人的
笑话。爸爸则准备好了热水，等洗完热水澡后，身子才感觉
到暖和。

望着满地的鱼，全家人都忙着整理，大鱼准备卖掉，用
来买些过年的必需品，我和妹妹弟弟也有过年的新衣和好
吃的糕点。黄腊丁则用来下面条，那是我们家乡的一道名
吃，其味道鲜美无比。

儿时散湖的日子直到现在依然难以忘记，如今家乡再
也没有以前那样轰轰烈烈的捕鱼场面了，因为现在养湖人
不再把水放干，只是在湖中打鱼。前些天妈妈跟我说沐湖
出鱼了，问我要不要买几条过年吃，让我更加怀念以前散湖
时的热闹情景。

冬捕散湖鱼

散文苑[：： Ｓ ]

■ 桂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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